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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形的概述
美术中的造型要素包括形、色、质感。 着眼于维度，又

可将形分为点、线、面、立体、空间。 在不同的环境、背景
中，形所指代的意义不一样，例如，在汉字艺术中，形就是
组成汉字的笔画，即线；而在书法艺术中，形就是汉字。
形也可以称之为面，具有长、宽两度空间，它在造型

中所形成的各式各样的形态，是设计中的重要因素。 在平
面设计中，不论相同或相似的形，还是由不同形组成，其
每一组成单位成为基本形，基本形是一个最小的单位，利
用它根据一定的构成原则排列、组合，便可得到形与形之
间的构成关系。

二、形与形的构成关系
（一）汉字艺术中线与线的构成分析
一般汉字书写不涉及艺术语言问题， 它仅仅要求能

够辨识，以完成交流的作用。 只有当线条获得足够的表现
力时，书写才上升为艺术，线条组织才上升为艺术语言。
现代美学中对视觉艺术构成元素（点、线、面、色彩等）的
表现性质进行过讨论，其中关于线条的部分，如水平线稳
定、均匀，垂直线严正等，都对我们讨论汉字中线与线的
结构表现力有所帮助。
两条线段可以组合成无数不同的结构， 这些结构可

以在人们的视觉中表现为相离、相切、相交等状态。
当若干线条以汉字构造为依据而形成一组线结构

时，情况与此十分相似。 处置形式元素的绝对自由，是抽
象绘画的构成原则， 但汉字艺术中线条的处置要受汉字
结构的制约。 仔细观察汉字中线条分割的最小图形（单元
图形、单位空间），可以发现，虽然它们受到汉字结构的制
约，但由于各线段的形状可以相当自由地变化，所以汉字
形态也是千变万化的。

（二）书法艺术中字与字的构成分析
书法作品是一种纯粹的抽象构图，但其所有的技巧、

内涵都建立在“字”的基础上，这是一个难以拆解的构成
单位。 各种视觉艺术的构成分析都无法深入到书法形式
的深层结构中去。 书法构成不仅有时空的特征，而且还存
在字与字的构成关系特征。 在书法艺术中的字就是我们
下面要讨论的形。 深入书法构成的研究，能够发现中国书
法与绘画的深刻联系。 绘画中的许多要素，如线条的运动
特征与潜意识中抽象形体的组织， 都是首先在书法中发
展成熟的。
从学习书法的过程来看，笔法、结体、章法都以“字”

为中心展开。 笔法反应在点画上，而点画总是在对“字”的
临习中被认识；结体即“字”的结构；章法为“字”的分布、
排列。 人们总是通过“字”来感受、把握书法艺术。 久而久
之，技巧、构成、精神内涵都凝固在“字”之上，使它成为一
个难以分拆的实体， 成为书法作品中相当稳定的构成单
位。 书法以汉字结构为造型的依据。 书法离不开文字，但
对深入地观察、研究来说，“字”毕竟不是一个独立单位，
就像我们研究绘画，总不能仅仅研究怎样画鸟、画石头、
画房子，我们还需要研究色彩、线条，研究这些要素的配
合和组织，然后再探讨鸟、石头与房子的有关问题。
对于认识汉字的人们来说， 每一个汉字都有独立的

音、形、义，每一个汉字在视觉上都占据一个独立的空间
位置。 像此刻读者正阅读着的这些字行，每个字都与其他
字隔开，形成一个独立的空间单位，而这种独立的空间单
位，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形与形之间的分离状态。 在书法作
品中，整幅字的章法布局讲究疏密。 草书的创作，根据整
体结构布局的需要， 有时是一个数字密集连写的 “情节
性”块面，字距不大，表现作者书写时豪放的心理情绪，精
心“安排”，使之形成“密不透风”之势；有时紧接密集而来
的是一个疏朗宽松的“环境”，有如“紧跑”后的放松，得以
“小憩”片刻，使点画之间、前后字之间留白较大，给人“疏
可走马”的感觉。 另外，首行与次行之间留白较多，次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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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行字字相连，紧密安排，“密”势可见。
（三）平面设计中形与形的构成分析
形与形的关系我们可以分为形与形的关系和形与背

景的关系两大方面。 形与形的关系在平面构成中经常出
现，因为，在一个画面中，只由单个形构成的画面非常少
见，大部分的情况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或由多个
单形组合的、复合单形进行组织的。 当描绘的图形所处的
背景是比较单纯或单一的形象和色彩时， 这种组合中的
制约就显得比较清楚， 形之间的任何变化都会给画面的
效果造成很直观的影响。
形与形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描述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

关系。 例如，在一个正方形中的两个圆形。 当两个圆形逐
渐靠近时，它们会互相吸引，看上去会趋于成为同一个个
体；当两个圆的距离接近到相当程度时，它们便开始相互
排斥。
在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地方都存在形， 而形与形的构

成关系也贯穿在生活之中。 假如用正方形代表男人，用圆
形代表女人。 当正方形与圆形呈分离状态时，就好比男人
与女人各自都相互不认识， 而此种状态在日常生活中也
常常看到，这就是形与形之间的分离关系；当正方形与圆
形呈相切状态时，就好比男人与女人刚刚认识，也可以似
一对情侣的初恋阶段， 而此种状态也是形与形之间的相
切关系；当正方形与圆形呈相交状态时，就好比男人与女
人正在交往之中， 而此种状态也是形与形之间的相交关
系；当正方形与圆形呈透叠状态时，就好比男人与女人已
经结婚，而此种状态也是形与形之间的透叠关系；当正方
形与圆形呈相减状态时，就好比当男人与女人离婚时，女
人带走男人的一部分财产， 而此种状态也是形与形之间
的相减关系；当正方形与圆形呈相交状态时，就好比男人
与女人经过岁月的痕迹产生了爱的结晶， 而此种状态包
罗了形与形之间的相交关系，该相交关系，就好比成功男
人背后的女人。
共用形是创意图形的一种， 我们经常见到的共用形

基本是形与形之间相切或是相交的关系， 在民间艺人武
强年画的《六子争头》作品中，巧妙地利用头部和臂部的
相互借用。 在图形大师埃舍尔的《昼与夜》中，鸽子的形象
在连续变化，由天空转至地面，鸽子与鱼出现了共用线的
情况，给人一种延伸到无限的感觉。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
都可以见到各种精彩的共用形实例。 将共用形用到极致
的当属鲁宾之杯。 共用形无论是全部共用， 或是部分共
用，或是边线的共用，一方面是艺术家思维大胆拓展与恰

当收敛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视觉主体（人的视知觉）与知
觉对象（艺术形式）相互作用的结果。 艺术家以创意思考
为先导，以视觉心理规律为依据，在想象与现实中架起桥
梁，并在丰富中求简洁，以矛盾求合理，独立中求共生，从
区别中求适形而创作出独具美感且具强烈视觉冲击力的

共用图形。 较早对图形与底纹之间的互换互借关系进行
系统研究的是鲁宾。 100 多年前，德国格式塔心理学家鲁
宾是从一张 19世纪的智力玩具卡片上获得了灵感。 他认
为，图与地之间可以互为依存，无法单独分开时，图形即底
纹，底纹也就可以成为图形，以“图”与“地”的错综视觉趣
味为背景，把形的融合、省略、间隙空间的紧张感等综合在
一个画面之中，形成了图与底浑然一体的画面，正形与负
形正是运用了这种视觉可调节的特点。
正负形也是形与形构成关系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形式，

正负形最典型也是最早的可谓中国的《太极图》，它的简洁
是对人们求简心理的完美阐释。 它以一条优美的共用“S”
形曲线将一个完整的圆形分割成阴、阳两条鱼形，阴鱼中
阳眼，阳鱼中阴眼，形象化地表现了阴阳轮转、相生相克之
万物生化的哲理。 太极图简洁的“S”形构图也因此被承袭
为中国图案中最重要的骨架形式。 德国设计师德雷维斯
基·雷克斯为爱情剧《安托尼和克雷欧佩特拉》所作的招贴
中，我们能看到在女性与蛇之间运用了正负形，一线两用，
将女性温柔特性以及基督文化中蛇与女性的关系表现得

淋漓尽致，让人享受着艺术营造的美妙空间。 平面设计师
福田繁雄 1975 年为日本京王百货设计的宣传海报中，其
作品巧妙利用黑白、正负形成男女的腿，上下重复并置，黑
色底上白色的女性的腿与白色底上黑色男性的腿，虚实互
补，互生互存，创造出简洁而有趣的效果。

三、结语
在平面设计中， 形与形的构成关系是很微妙复杂的，

本文旨在做一个初步的窥探。 因为这种微妙的关系，在设
计中我们可以对一两个形做多种尝试，也可以对某一个主
题做多种构图，而这种尝试往往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
结果。 在现代设计中，不论是标志设计、海报设计、包装设
计等，都随处可见形与形之间相交、相切、相离的作品。
已仙逝的福田繁雄曾说过：“新奇有趣是符合时代性

所必要的。 ”显然，那些经过奇思妙想设计的图像和图形
更容易完成使命。 如果在设计中我们能很好地把握形与
形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也许就能设计出许多今人意想不
到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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